
我不知是多少次

来看他了。也不知是

多久没来看他了。

是的，他一直在

我心中，永远也不会

忘记。

这一天，7月1日，

我又来到这个久别的

地方。

1986年，纪念亭在

他当年殉难处建起。

两年后我到海口工作，

就来这里鞠躬了，后来

又来了一次次。

我看到，那个 28

岁不屈的英魂，化身为

花岗岩半身雕像，在时

空中傲然耸立。

那是腥风血雨的

1931 年，那位到琼崖

指导武装斗争的广东

省委军委书记，因叛

徒出卖而被捕，就是

在这个地方，英勇不

屈，从容就义的。

纪念亭正中一块

方形黑石块，是他的

无名墓碑，宣告着英

雄永在。

雕像基座刻着他

在狱中写给妻子的遗

书，闪耀着烈士视死

如归的光芒。

什么叫初心？什

么 是 信 念 ？ 正 是 他

们，用生命作了最好

的解答。

我 们 头 上 的 红

旗，就是他们的鲜血

染成的。

他 们 生 活 的 理

想，就是为了我们理

想的生活。

此时，我听到，烈

士的遗言，在空中铮

铮回响；我看到，烈士

的目光，在期待后人

回应。

似有声音在问：

他们的遗志，我们辜

负 了 吗 ？ 他 们 的 回

眸，能感到笑慰吗？

这时候，纪念亭前

的党旗下，一批人正举

起了握拳的右手。

但愿他们的誓言，

还有我的誓言，也能经

得起烈士的检验吧。

走 出 纪 念 亭 门

口，面前是一条叫做

勋亭路的大道。

它告诉着，这条

奔向理想的道路——

当年李硕勋怎样

走过来，那么，我，我

们，就该知道，怎样走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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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居定

·铁路南港水调歌头

港口运输畅，货物向四方。

火车轮渡过海、赏景美

吉祥。

来去匆匆争早，游客乘

船舒适，珍爱好时光。

海阔浪波碧，共建气昂昂。

喜洋洋，望茫茫，志坚强。

振兴产业、国内国外舸

争航。

万里征程逾越，物是人

亲兴旺，步伐更铿锵。

南北东西泛，共享理应当。

（外一首）

月夜

吊起的瓜棚

盛满了故事

我坐在荒诞的情节里

侧耳倾听外面的风声

已了无睡意

爷爷用青蒿拧成火绳

悬挂在瓜棚里

明明灭灭

熏赶蚊虫的叮咬

在夜露来临的困乏里

酣然入睡

萤灯盏盏

游弋在夏夜的瓜田之上

像一个懵懂少年

不停眨动眼睛

把梦延伸到遥远的天边

清新了一幅画的意境

瓜棚

宛如一艘破旧的乌篷船

苍凉古朴出了诗意

载着一夏的清凉

抛锚在村庄之外

甜醉了满地月光

月下瓜棚

■■ 路雨

小暑忽至

在老家下洼村

每每从田埂上走过

就像步入

一个庞大的蒸屉

周身的水分都被挤干了

窜出枝头的蝉鸣

随一波波热浪

结痂在耳膜上

远处石门河畔的芦苇

织成了一匹柔软的轻纱

美轮美奂

小暑忽至

村外齐刷刷的玉米

托着长长的叶片

散发出乡村特有的气息

仿若在裂变中

析出的老冰糖的味道

低徊于辽远的旷野之上

萃取季节馈赠的色泽和

光华

醇厚浓郁的乡土气息

直扑鼻翼

多少人沉浸于过往之中

让干渴的味蕾生津回甘

打开结晶的岁月

就甜透了

所有的日子

□□ 丁太如静听蛙声
久居水域的村庄，我对它总有

一种深深的依恋。尽管儿子多次

劝我搬到城市居住，我还是执拗地

守着心中的一亩三分地。在这宁

静的夏夜，我独自漫步在乡间小道

上。月光如水，轻柔地洒落在田野

和小径，仿佛给大地披上一层银

纱。四周静谧祥和，唯有微风拂过

稻田，发出沙沙的轻响。

不知不觉，我走到一处池塘

边。还未走近，一阵清脆的蛙声便

传入耳际。那蛙声此起彼伏，宛如

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我驻足而立，

静静地倾听这美妙的声音。

“呱呱，呱呱……”蛙声时而高

亢，时而低沉，时而急促，时而舒

缓。每一只青蛙都宛如一位出色

的音乐家，尽情展现着自己独特的

嗓音。它们的歌声相互交织，形成

一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乐章。

我闭上双眼，脑海中浮现出

这样一幅画面：在那波光粼粼的

池塘里，一只只青蛙蹲踞在荷叶

上，鼓着腮帮子，欢快地引吭高

歌。它们或许在欢庆夏夜的美

好，或许在呼唤同伴，又或许只是

单纯地沉醉于这宁静的时光。

在这一片蛙声中，我领略到

大自然赐予村庄的神奇与魅力。

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纷扰，内心变

得无比安宁。蛙声仿佛是大自然

的语言，向我诉说着岁月的变迁

和生命的轮回。

听着这蛙声，我忆起小时候

的夏天。那时，我们总是在夜晚

伴着蛙声入眠，那熟悉的声音是

童年最温馨的回忆。如今，在这

繁忙的生活中，能拥有这样一个

时刻，静听蛙声一片，实乃一种难

得的享受。

夜渐深，蛙声依旧不停歇。

它们仿若不知疲倦的歌唱家，用

歌声点缀着这个美妙的夜晚。我

深深地沉醉在这一片蛙声之中，

迟迟不愿离去。我深知，当我离

开此地，重回城市的喧嚣，这美妙

的蛙声将会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

回忆。

在这片熟悉的村庄，静听蛙

声一片的时光里，我仿佛与大自

然融为一体，心灵得到了一次洗

礼与净化。愿这片蛙声永远在这

宁静的夏夜奏鸣，愿我们都能在

忙碌的生活中，觅得这样一处宁

静的角落，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感

受生命的美好。

闲庭信步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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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天涯诗海

地处海南岛西北端的澄迈，与大

陆隔海相望。自西汉元封元年（公元

前 110 年）置县，至今已有 2134年的

建制沿革史，是海南最早建县制的三

大古县之一。

置县初期称为“苟中”，隶属朱崖

郡。仅64年后（汉初元三年），朝廷撤

销海南岛所有郡县，苟中县也随之被

罢。到了隋代，大业三年（607年），在旧

苟中属地寻复开设，定县名为“澄迈”，

沿用至今已有1417年。在先后设置的

十县中，只有“澄迈”二字从未更改。

山水环抱，诗意命名

澄迈，这一富含诗情画意的名字

由何而来，目前存在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唐代《元和郡县

（图）志》和宋代《太平寰宇记》《舆地

纪胜》等书记述：隋大业三年，在苟中

县旧地恢复设县，县治在澄迈村，因

县治地名而取县名。唐元和九年

（814 年），县治由澄迈村迁至澄江坡

（今老城墟），县名因之。澄迈村为澄

迈县治有207年之久。

科举时代海南唯一探花、被誉为

海南四绝“书绝”的张岳崧，据说在编

纂《道光琼州府志》时也参考上述几

本古籍，并曾亲自到当时澄迈县治

（今老城墟）走访调查，可惜澄迈村旧

址无存，不可考。

澄迈《老城镇志》记“苟中属地复

县，县治设澄江坡，因其附近有条澄

江、有座迈岭，有个澄迈村，故得今名

‘澄迈’”；“澄迈县始立，治所于澄江坡

村，今老城地界。老城西南方有条澄

江，东边有座迈岭，故以山水名之首字

为县名澄迈。”虽然提及了“澄江坡”，

但与上述说法尚存一定差异，没有载

明县治从澄迈村迁至澄江坡的历史。

另一种说法来自明、清时期编纂

的《琼州府志》《澄迈县志》：因其治内有

澄江、迈山，故取山水名之首定县名为

“澄迈”；“澄江，其流清澈，隋以名县”。

省地方志专家对两种说法都认可。

海南的州县地方志，最早修于明

代。那么明、清时期编修的地方志为

什么不沿用唐、宋时期县名由来的说

法呢？清代张岳崧编纂《道光琼州府

志》时为什么又参照唐、宋时期的旧

说呢？澄迈县地方志主任、《澄迈县

志》主编孙中积，曾为此请教于省内

外地方志专家。他们认为，唐、宋时

期的这几本古籍，到明代之后，各地

收藏几乎为零，仅朝廷翰林院藏有

孤本。张岳崧曾任翰林院编修，参

与编纂《明鉴》，当时可能有机会读

到这几本孤本的古籍，他日后编纂

《道光琼州府志》才引用了古籍之

说。海南其他人难有机会。因此，

明、清时代的修志者，又有了“澄迈

由山水地名之首字取县名”的新的

叙述。而这一说法有理有据，久而

久之为大家所认可。

上述第一种说法，澄迈县因循澄

迈村的命名，而澄迈村的命名又因何

而来？虽然澄迈村旧址无存，不可

考，但从老城镇的大概方位推测，“澄

水迈山四回环绕”，“因有澄江、迈山

故名”仍合乎逻辑。所以，无论澄迈

村还是澄迈县，“澄迈”二字或与澄

江、迈山有着很紧密的关系。

内外澄江，双滩入海

澄迈，这个历史悠久且富含山水

诗意的城市，文脉生发于澄江、迈

山。但为什么在今天的澄迈县境内，

我们却难觅澄江、迈山的踪迹呢？关

于澄江和迈山，流传着很多版本的猜

想。经过对康熙十一年本、康熙四十

九年本、嘉庆二十五年本、光绪三十

四年本、2008版《澄迈县志》，以及澄

迈《老城镇志》（2016 年版）的比较分

析，加之实地踏勘，对澄江、迈山的古

今赓续推测如下。

澄江其实并不是一条真实的水

系的名称，而是内澄江、外澄江二水

的合称。

内澄江为时令河，发源于神岭东

麓，向北流经琼山西部，从美造村入澄

迈境，至龙吉村西侧，折向西去，绕老城

南过，与外澄江汇于东水港，合流入

海。流程 13公里，蜿蜒曲折，水质清

澈，有“九曲水”之称。澄迈名胜通潮

阁、里桥等皆分布于内澄江沿岸。1958
年在内澄江上游美造村截河建坝，建造

美造水库。内澄江上游被水库淹没，如

今下游尚存4公里左右，称“老城河”。

外澄江也是时令河，发源于神

岭、风门岭、罗驿松树岭一带。支流

道兴水库，绕白莲村东侧流经美伦

桥、老城西外桥外埠，内外澄江汇合，

流入内海，经东水港入琼州海峡，全

长 15千米，现境内河道 3千米。即今

天的美伦河。

内、外澄江的最终交汇、合流入

海，形成了澄迈八景之一的奇绝景观

“双滩赴海”，引得游人留诗多首。

迈山耸峻，独珠回峰

迈山位于澄迈县东南部、老城镇

龙吉村西北，脉自县主山独珠岭。迈

山山脉从独珠岭至那油岭一带，由东

折南，东南西北坐向，形如初月。澄

迈地势南高北低，在东北部低海拔台

地，高程海拔 67米的迈山，亦可谓山

列耸峻。

独珠岭位于县东十里，是迈山山

脉的主峰。“脉自马鞍山来，突起一

峰，圆结如珠”。澄迈八景之首的“独

珠回峰”指的就是独珠岭。

孙中积认为，迈山山脉是澄迈县

治的龙脉，康熙十一年本《澄迈县志》

亦称“乃县龙主山也”，何谓龙脉？

《康熙澄迈县志》卷一记载了一

个事件：“县东往府治路约六七里

许，踏伤龙脉，陈来旬兴工塞之，开筑

新路，转南沿河边一带而行，官民由

之。”《嘉庆澄迈县志》《光绪澄迈县

志》也记有：“七里铺，县东一十里，旧

万全都，系上郡路。旧志堪舆家谓县

东上郡大路，路伤来脉约六七里许。”

以前的驿道应该是从县门跨过

迈山，经澄迈七里铺直通琼山的石山

铺，日久路陷，风水师说是伤了“地

脉”（就是上述龙脉），所以官府出面

修路、改道。何以端在其《琼崖古驿

道》中推测，迈山西侧有龙吉、龙凤，

东侧有龙群、龙抚等村，就有围绕“龙

脉”的意思。

龙吉村地处迈山西麓，整体坐落

在迈山一块巨大的玄武石上。传说

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龙吉村的开

村始祖、郑姓迁琼始祖、广东监军道

按察司副使（正四品）郑宗，自福建莆

田迁琼，就是看到迈山上这块突兀的

贡岩如巨龙虬盘，背山面水好风水，

才决定落籍于此，并取村名龙吉。

据《老城镇志》载，澄迈老城有十几

个以“美”字打头的村名。当地方言，

“迈”就是现代汉语的“美”。镇志推测

这些村庄命名可能都与迈山有关。

山水际会，坡翁见证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然而动静相宜，奔腾不息的

澄江、岿然矗立的迈山，亦终有风云

际会、山水相逢：澄江与迈山这两处

命名澄迈的地理标志的际会点即在

老城镇东北部的龙吉村——内澄江

在龙吉流经迈山西麓山脚下。

据康熙十一年本《澄迈县志》载，

苏东坡语云：“面前九曲流，好地在那

油，进前三阁老，退后九知州。”九曲

流即为内澄江，那油（岭）即为迈山。

根据字面意思不难想象，彼时的苏东

坡正站在迈山之上，看着山脚下穿流

而过的内澄江叹逝者如斯夫。

根据史料记载与专家推测，北宋

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十一日，苏东

坡遭遇人生最后一次贬谪，从徐闻南

迁渡海，海况顺利，同日自澄迈古县

城（今老城圩）港口登岸入琼。经通

潮驿，辗转琼州府“报到”，再折返经

澄迈、临高，赴贬谪地儋州。

澄迈驿与琼州府之间所行陆路

应该皆为驿道。而龙吉所处位置（当

时龙吉尚未建村），正处于澄迈东行

驿道上休憩与补给的关键节点“七里

铺”。即《康熙澄迈县志》卷一关于

“铺舍”记载：“县东之铺，由县至旧万

全都一十里有七里铺。”

据何以端《琼崖古驿道》研究，唐

宋驿道，大致十里一铺，可以饮水歇

脚；三十里一舍，可供人吃马喂；六十

里一驿，可以留宿过夜。自琼山西

行，至澄迈全境，共约十五处铺舍。

进澄迈境内，第一铺即七里铺。“七里

铺，位置约现今龙吉村，离澄迈老城

约七里”。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

李公羽也考证了这一观点。

苏东坡三年后获赦北归，儋州、

琼山、澄迈（在澄迈老城至少停留了8

天），行程亦然。苏东坡在这里休息，

顺便登临那油岭（即迈山）、远眺九曲

流（澄江），赞叹“面前九曲流，好地在

那油”，非常合乎逻辑。

澄江、迈山——澄迈悠久文脉的

赓续传承，虽然遭遇断流、环境破坏

等一时的遗憾，但业已看到可喜的改

变：2012年澄迈县挂牌成立澄江美伦

河（外澄江）治理指挥部，进行河床环

境治理；龙吉村那油岭（迈山与内澄

江际会处）正在规划兴建东坡文化生

态公园……但愿澄迈似曾它走过的

一千四百多年风风雨雨，不被历史和

发展的尘埃遮蔽，愈发闪闪发光。

澄
江
迈
山

□□ 范大悦时光背后
母亲打来电话，说邻居张婶

刚送来二斤小米，让我周末回去

拿，早晨可以熬粥喝，养胃。

我告诉她，城里有卖，而且还

很便宜，不要给我留着了，赶紧吃

了吧。母亲不依，说要是没空，就

改天下午去镇上给我寄来。还唠

唠叨叨地说，上次回家，我非要睡

热炕，说这样能驱除胃里的寒气。

没想到和她闲聊时随口说的一句

话，她竟记在了心上。

我们两口子有个约定，给家里

打电话要报喜不报忧。父母年岁

大了，有些事和他们说了，他们也

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弄不好还

得上火。我有些自责，无意间随口

说的话就给母亲添了麻烦。

电话那头，母亲有些着急。

她说：“这小米看着可好了，你婶

家种的，人家自己都没怎么舍得

吃，邮过去也没几个钱，再说你在

城里也买不到这样的！”

我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好

一阵子才说出话来，“你可别再累

着了，镇上那么远，你腿脚又不

好，改天我自己回去拿吧。”母亲

挺高兴。

在母亲的认知里，有些人的

话总是比天大。去年暑假回去给

她过生日，我儿子说想要吃农村

的黏玉米，这可难坏了母亲。现

在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青菜，

没人种这个，乡亲们想吃了，也都

去镇上买。那天傍晚，我陪母亲

出门，挨家挨户地找，走了大半个

村子都没有。我劝母亲不要再继

续找了，小孩子也就那么一说，随

便打发一下就行了，但是母亲十

分固执，非要找到不可。到了晚

上八点多，我们才在村东头的一

家找到几穗，不过他家也是孩子

送来的。一回到家，母亲便急忙

跑到厨房生火。我劝母亲明天再

弄，可她却不肯。我站在灶台旁，

干着急却插不上手。母亲额头的

皱纹沟壑纵横，清晰可见，凌乱的

白发把昏黄的灯光剪得七零八

乱，明暗交错的光影一如这斑驳

的岁月。

我们总以为在那些看得见的

时光里，花谢花开，草木荣枯，北

雁南飞，可以自然向上生长。殊

不知在这背后，是有一个人在不

辞辛劳地默默付出，甚至是不惜

粗糙了双手，苍老了容颜。这个

人就是母亲。

比起登高远眺，

欣赏崇山峻岭、郁郁

葱葱的瑰丽美景，我

更喜欢看那些从山间

升起的炊烟。

炊烟袅袅而上，

意味着一捧柴、一壶

水、一餐饭、一锅汤，

正在翩翩起舞。

柴 米 油 盐 酱 醋

茶，寻常滋味寻常物，

却都隐含着劳动人民

的辛苦在内。

远远地，看着那

些似乎生活在云朵中

的人家，看炊烟与云

雾缠绕交融，鼻翼间

似乎传来阵阵香气，

不禁沉醉。

影影绰绰中，梯

田、林间、水边，似乎

还有繁忙的人们，正

在劳作。

多 么 熟 悉 的 场

景 ，在 梦 里 ，在 回 忆

中，无数次出现。

闭目、凝神，任由

回忆带着思绪，沉浸在

这片最质朴、真实的生

活当中，流连、眷恋。

人间烟火里，藏

着世间最平淡，也最

宝贵的幸福。

人
间
烟
火

□
黄
永
国

内外澄江及迈岭位置图

亲情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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